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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怀念

“史树青先生是一位纯粹的知识
分子，是一辈子踏踏实实做学问的
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党委副书
记，南开大学历史系原主任朱凤瀚回
忆道：“为更好地传授文物知识，
1984年，曾任博物馆专业教研室首
任主任的王玉哲先生经校方和系方同
意，聘请史树青先生为南开大学历史
系兼职教授。当年的春夏之交，我随
王先生去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邀请史树
青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在现
场，当他得知我正在研究先秦领域，
立刻就出了题考我。”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
史先生来南开上课时，总会用网兜从
北京提来一大兜书，见了老师和同学
们就很热情地送书、给书。”朱凤瀚
笑道：“只要有空，他就让我陪他跑
到天津古文化街的旧书店里去买书。
买完以后，他自己也不会留下，全都
拿出来送给老师和同学们。”

史树青先生学识渊博、知识广
阔，同时，为人特别热情、真诚、平
易近人。史树青先生送书的场景，是
很多人的共同回忆。

“30多年前，他给我们讲课的时
候，经常旁征博引。时常会讲到某一
本书，来龙去脉，他都知道；又比如
讲到一个古人，生平谱系等等，他也
都知道。经常讲到兴起，他就会说这
本书如何好，下次我给你们买一本这
样的话。”作为南开大学博物馆专业
的第一届本科生和第一届研究生，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资深编审孙彦回忆
道：“有时候，我们都以为他是随口
说的话，不记得他的许诺了。他却会
拎着袋子忽然出现，跑来把书送给我
们。装书的袋子太沉，他还不让我们
帮他提，总说要自己拿着，一点儿都
没有架子。”

在专业方面，史树青先生知识渊
博、功底扎实。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
文化参赞周美芬回忆说：“对我来
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我曾在
写论文时遇到了难题。当时，史树青
先生让我去资料室要找到什么书、哪
一期、什么时候的文章，可以用来作
参考。我当时还小，有点儿怀疑，他
就这样随口一说，就能够找到吗？后
来，我果然就找到了，真是对他非常
佩服。”

“后来，我曾经随史先生去苏州
丝绸博物馆鉴定文物。非常有幸见证
了史先生鉴定文物的过程。”周美芬
回忆道：“感觉很多他见过的文物和
相关文献都装在头脑里，那时候觉
得，他的头脑就像电脑一样，有一个
文物数据库，随时把鉴定成果和头脑
里面的数据库进行比对，很快就能作
出判断。”

“史树青先生博闻强记。1975
年，我听史先生讲荀子的 《天伦》，
可谓是‘一句话讲一天’。文物、考
古、历史，他都非常了解。”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吴十洲表示：

“史先生不仅继承了传统学者‘述而
不作’的优秀传统，同时，遵循‘笃
学敦行’，对年轻人非常鼓励、非常
谦虚。”

“史树青先生曾对我们说，作为

一位博物馆工作人员，最应该做到的
就是读、摸、写。读就是读书，摸就
是摸文物，写是写文章。”天津博物
馆研究馆员刘渤回忆说：“1986年，
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毕业实习
时，史树青先生常常到我们宿舍小
坐，并嘱咐我们一定要多读书、多摸
文物、多写文章。我入职天津市历史
博物馆以后，30多年来，这三条要
求，一直指引着我前行。”

最好的榜样

1945年，史树青先生毕业于辅
仁大学中文系，后入辅仁大学文科研
究所，师从陈垣先生。1947年，25
岁的史树青进入北平历史博物馆，
1949年，担任北京历史博物馆登编
组组长，1956年，任北京历史博物
馆副研究馆员，1982年任中国历史
博物馆研究馆员，1983年担任国家
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

史树青先生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历
史文物，在青铜器、玉器、瓷器、书
画、碑帖、拓本等领域积累大量实践
经验，颇有心得。其主要论著有《湖
南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长沙
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祖国悠久历
史文化的瑰宝》《楼兰文书残纸》《小
莽苍苍斋清代学者法书选》《中国大
百科全书·文物卷》《中国文物精华
大全》《鉴古一得》《中国历史博物馆
藏法书大观》《应县木塔辽代秘藏》
《书画鉴真》《书画鉴定经验谈》等。

“1984年3月，我们到中国历史
博物馆进行毕业实习，亲眼看到史树
青先生对新征集来的一批青铜器进行
鉴定工作。史先生旁征博引，对这批
青铜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鉴定，其
渊博的知识让人叹为观止。”天津博
物馆研究馆员涂小元回忆道。

跟随史树青先生在原中国历史博
物馆的实习工作经历，深深地刻在很
多人的回忆里。

“1984年7月，我与七八位同学
一起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展览筹备
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博物
馆，史树青先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
的印象。”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
专职副主席施琪回忆说：“为什么印
象深刻呢？本来说是工作，结果，后
来变成了课堂。我们的任务就是分拣
文物，为文物做卡片、布展等，有很
多书画、青铜、瓷器、玉器，包括钱
币等，史先生每天花大量的时间给我
们讲解。那时，我真正认识到，文物
背后还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故事。同
时，史先生对文物的判断、鉴定非常
清楚，非常博学。可以说，他本身就
是让文物活起来的生动体现。”

谈到文物鉴定工作的生动故事，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陈烈讲述了
一个特别生动的故事。

“1975 年，我们在原革命历史
博物馆筹备赴日进行中国古代青铜
器展览，特别借调了上海博物馆青
铜专家马承源领衔。一天，临近下
班，研究员宋曼打来电话说，在清
理宝鸡出土的兽面纹青铜尊锈蚀
时，发现内部底层一角似有铭文。
这个消息立刻传遍整个大厅，大家
都不走了，在展厅等候。马承源吩
咐宋曼继续清理，依他的判断，如
果器底一角有字，当是满篇铭文。

一小时后，张明善将两张 122 字的拓
片交到马承源、史树青手中，释文工
作随即开始。马承源和史树青分别释
文，身后围着好几个人，大家都屏住
呼吸，紧张地听他俩怎么说。马承源
将整篇铭文的最后四个字‘惟王五
祀’释出，释文工作告一段落。当
时，史树青先生释出全文，并根据铭
文意思，临时命名该尊为‘宗小子
尊’，但‘宗小子’叫什么名字，史树
青和马承源探讨了许久，都心存疑
虑。第二天，他们请李学勤再看，李
学勤断出‘宗小子’叫‘何’，至此

‘何尊’一名，沿用至今。”
史树青先生对博物馆事业非常热

爱，他认为，在博物馆工作非常光荣。
他总是在会议上强调，自己是‘研究馆
员’，而不是‘研究员’。朱凤瀚回忆
说：“我年轻的时候，仔细想过其中的
区别，得出的结论是，他对博物馆事业
非常尊重，他认为，博物馆工作是很神
圣的。”

“从 1984 年到 2000 年，史树青先
生严谨治学、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大的影
响。”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俪阎表
示：“史先生的热心和执着，潜移默化
影响着在他身边工作的每一个人。可以
说，史先生是我们的表率，值得我们学
习。”

“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后，
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在内的人文科学，
甚至学科基本理论框架，大都发生了变
化。我们都是亲历者，也是实践者。史
树青先生这样的文化大家，他的学问和
治学之路变成了无法复刻的事。”南开
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导师杨东明表示：

“回顾史先生的一生，经历了社会的变
革，但在过程中，他的身份一直是专心
学术研究的文物专家，这是很有典范意
义的。”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
系副主任黄春雨对此同样感触颇深。

“我曾经带过两届同学到北京参观博物
馆，那时候年纪小，我就把史先生邀请
过来讲解。只要史先生在馆里，他就会
来。老先生确实是能把文物讲得很通、
很清楚、很明白，增加了学生对专业的
认同感、自豪感，史先生的语言表达方
式、对历史文物的感悟，真的可以做到
让文物活起来。现在想起来都让我们非
常感慨。”

对于国博人来讲，史树青先生就是
一面旗帜。国家博物馆研究院研究员
胡健表示：“因为同样在国博工作，
经常听很多人说起老先生在工作期间
的故事，以及为国博建设所作的贡
献。史先生渊博的学识，至今鲜有人
可以与之比肩。”

“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和我们的
先生是分不开的。”天津博物馆党委书
记、馆长陈卓表示：“未来要将博物馆事
业做得更好，这也是先生希望看到的。”

永远的先生

“在博物馆工作，知识不广博不
行，兴趣不广博不行。”南开大学文博
校友会会长、中国嘉德董事总裁胡妍妍
回忆：“史树青先生是我的研究生导
师，他自 1947 年进入历史博物馆工
作，直到80岁退休，在博物馆工作55
年，因为博学，常有人称他是‘杂
家’，但我认为应该称他为‘博学的文
物家’，才更确切。首先要博学，专、

精才有基础。”
“开学时，史先生给我买了一本画

家辞典，里面有2万多个人名，他让我
至少先记住5000个，字号、别号、斋
号、祖籍、家世、师徒传承等都要烂熟
于心、信手拈来。这不仅是对学生的要
求，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胡妍妍
说：“史先生他们这一代人，都是从民
国走过来的，他们的收藏基础都是自小
开始的，是浸润式的收藏。史先生通过
这些书、画、古籍、善本、碑帖来印证
他所学的理论，来研究存在世上的文
物，是学有所用。”

史树青在文博界是知名的学识渊
博、为人宽厚的好先生。“那时，我经
常去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史先生的办公
室问学，那是一个很大的办公室，有
五六个人在那里办公，每天人来人
往。史先生总是满腔热情地解答各种
问题，好像从没被问倒过，起码能告
诉来人从什么书里能查资料找线索，
也经常当场研墨提笔写跋文。”胡妍妍
回忆：“在我看来生僻的人名，史先生
随口就能讲出这人祖籍哪里、有什么
著作、担任过什么官职等等，博闻强
记，我佩服极了。”

史树青先生古道热肠，特别乐于助
人。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博物馆研究馆
员、天津美术馆副馆长卢永琇回忆：

“1987年的时候，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
一件从文物公司征集的文物。这个文物
非常漂亮，虽然有铭文，但我们真是搞
不懂。思来想去，我就写了一封很诚恳
的信，把这件文物的收集过程和不懂的
问题寄给史树青先生。”

“我当时只说我是南开大学的学
生，心里也打鼓，虽然知道史先生很热
情，但是写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回呢，我
没有那么肯定。于是，我就天天盼、每
天去信箱看。”卢永琇说：“很快，大概
一周的时间，史先生就写过来一封回
信，非常快。来信写了两篇，把他的考
证结果告诉我，以短文形式清清楚楚写
在卡片上。甚至还说，他有一件事情不
是特别清楚，查证以后再告诉我。”

“史树青先生对我指导很多、帮助
很大。”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
师潘守永回忆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
章《那志良旧译‘贝尔氏所藏中国古玉
集’》，这源于史先生在博物馆里发现
的《中国古代玉器》手抄本。那时候，
在博物馆复印很难，装订也不是很好，
但后来，我还是依靠这些珍贵的资料，
写出了论文。后来，史先生还推荐这篇
文章全文发表。”

“我现在还收藏有一封史树青先生
写给我的信。那是1993年我写作毕业
论文时，史先生发给我的材料。”中央
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
究生导师雷虹霁表示：“史先生特别
温暖、特别温和，无论是生活，还是
工作，对学生真心给予关爱和帮助。
我认为，这也是一种传承，在我自己
后来的教学生涯中，也是切切实实地
真心对待学生，认认真真地帮助他们
成长。”

“文物大家史树青，腹自华采诗书
城。桃李芬芳南开园，雄情恣意拥青
葱。题词赠我如椽笔，文博往事忆枯
荣。历博旧地长相记，落落寒松念此
公。”在纪念史树青先生诞辰100周年
之际，南开大学教授、校史与地方史研
究学者梁吉生，特意作诗以示纪念，表
达对史树青先生的深情。

永远的先生史树青
本报记者 付 裕

爱国济世，明辨是非

林尔嘉是厦门抗英名将陈胜元五
子陈宗美的嫡生长子，6岁时过继给
台湾著名的板桥林家。

板桥林家先祖林应寅于清乾隆四
十三年自福建省龙溪县迁居至台湾，
后在台北板桥建造“林家花园”，因其
家族产业发达，当时名列台湾首富。

1894年甲午战争后，林尔嘉与
其父台湾名绅首富林维源坚决拒绝加
入日本国籍，不屑作日本的“顺
民”，毅然放弃庞大家产，携眷属回
到福建，定居在厦门鼓浪屿，那年林
尔嘉21岁。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朝商部
右丞左参议王清穆到东南地区考察商
务，途经厦门，看到林尔嘉重视振兴商
务实业，关心地方治安，遂向朝廷力
荐，林尔嘉于 1904年至 1907年任厦
门保商局总办兼厦门商务总会总理，
宣统三年(1911年)又奉调入京，受聘
为度支部(财政部)审议员。

毅然辞官，择善弃恶

林尔嘉任厦门保商局总办兼厦门
商务总会总理期间，为使国家富强以
抗外侮，提出许多改革经济、发展实业
的主张。主持制定《土地买卖章规》《华
洋交易规约》各64款，推动厦门的对
外贸易。他认为朝廷要着重抓振兴商
务，大力发展工业、开矿铸银、修建铁
路、整理税收、削减冗费，以保证国家
的财政收入。这时，厦门已辟为五口通
商口岸之一，中外商旅辐辏，凡地方治
安及商民一切正常权利，他莫不竭力
维护。当时，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
琛任福建铁路总理，十分赞赏林尔嘉
才干，聘其为商部顾问。

清朝末年，国力衰竭，清政府拟整
建海军，重振国威。林尔嘉慷慨解囊，
捐献 200 万两银子，遂被晋升为侍
郎。岂料清政府为庆祝慈禧寿诞，挪
用了海军款项修建了颐和园，林尔嘉
的夙愿成泡影，于是他毅然辞官回归
了故里。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
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

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推林森为
议长，林尔嘉被推举为参议院候补委员。
1915年，袁世凯妄图复辟称帝，权贵们
举荐林尔嘉为福建的代表，请他晋京呈
奉拥袁当皇帝的“劝进表”，他却毫不犹
豫地断然拒绝。面对当时的军阀混战，时
局动荡，他洁身自爱，虽军政争相拉拢，
他却从不与之同流合污。

林尔嘉的一生虽担任过不少官职，
却淡泊名利，从不趋炎附势，更可贵的
是，他在政坛风云变幻中有着高尚气节，
择善弃恶。

通儒硕学，不忘教育

林尔嘉家财万贯，“贵公子”之称名
符其实。与同时代的富家子弟有很大不
同，林尔嘉既“不染于少年纨绔之习”，也
不热衷科举仕途，唯独对学习非常感兴
趣，他勤奋攻读，遍览经史，通晓诗赋，并
习英文、日文，学识广博。

他待人接物彬彬有礼，饮食起居十
分俭朴，而且好善乐施，热心救灾济贫。
1908年，福建龙溪、南靖两县水灾，林尔
嘉即募银3万两，资助兴修堤坝。

林尔嘉致富不忘教育的美名，在厦
门人中广为传颂。林尔嘉向来反对“女子
无才便是德”的理论，认为“改造社会当
自家庭始”“女学之宜兴”“不亚男校”。他
在鼓浪屿创办了华侨女子学校，任总理
兼校长，鼓励女孩读书学习。由他捐资兴
建的学校还有厦门同文书院(现厦门旅
游学校)、厦门大同学校等。

1905年，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
外国殖民者在此横行霸道，无视中国的
司法权。在林尔嘉任租界工部局董事会
董事的14年间，凡关系国体荣辱，华民
利害，他总是不避威胁，据理力争，深受
华人敬佩。林尔嘉被选举为厦门市政会
会长，连任了4年。

林尔嘉在鼓浪屿建造的菽庄花园，
园内有44桥和12洞天等景点，辽阔的
海域是它的亭台，隔海的南太武山脉是
它的围墙。他在此创立了“菽庄吟社”，与
流寓游宦、通儒硕学、骚人墨客、画师棋
伯经常往来。著有《菽庄丛刻八种》《古今
文字通释》《闽中金石略》《寄傲山馆词
稿》《壶夫吟》和《鹭江名胜诗录》等书。在
1951年林尔嘉病逝后，其夫人将菽庄花
园捐赠给了厦门市政府。

林尔嘉：把大海藏进胸怀
本报记者 照 宁

1980 年，在郑天挺先生倡
议下，南开大学创办博物馆专
业，这也是中国高校第一个博
物馆学专业，迈出了中国文博
学 科 建 设 和 人 才 培 养 的 第
一步。

1984 年起，作为原中国历
史 博 物 馆 研 究 员 的 史 树 青 先
生，开始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
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史树
青 先 生 在 给 本 科 生 上 课 的 同
时，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并
指导研究生进行科研实习、论
文写作等工作。当时，史树青
先生和南开大学的同学们克服
了京津两地往返交通不便、文
物资料有限、科研经费短缺等
难题，积极进取、精益求精，
在文物博物馆科研教学领域取
得了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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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树青与南开师友合照。后排左起：朱凤瀚、郑克晟、王敦书、史树青、冯承柏、傅同钦、黄春雨；前排左起：王晖、吴卫国、
胡妍妍、胡健

三国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
在1983年出土于南京市江宁区上坊
吴墓，现藏于江苏省南京市六朝博
物馆，号称其“镇馆之宝”。

壶为青瓷质，通高 32.1cm、口径
12.6cm、底径13.6cm，圆弧形盖，盖钮
作回首鸟形。盘口，束颈，圆鼓腹，平底。
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

壶上腹一周贴塑四个铺首、两尊
佛像、两个双首连体鸟，排列整齐，间
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从纹饰展开
图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壶身描绘了
多种神异奇特的艺术形象：羽人、仙
草、云气、神禽、异兽、铺首……图案
布局繁而不乱，釉下彩画和贴塑浑然
一体，构成了一幅具有独特时代气
息、充满神秘色彩的画面。

胎上通体绘制纹饰，笔墨流畅，气韵生
动，是迄今所见以绘画手法美化瓷器的最
早器物，堪称早期瓷器中的艺术珍品。该器
精湛的釉下彩绘工艺，改变了人们对釉下
彩工艺的认识，把我国釉下彩绘工艺出现
的时间提前了近500年。

三国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

菽庄花园是民国年间在闽南与台湾两地负有声望的
人物之一林尔嘉的私人别墅，园主人以他的名字“叔
臧”的谐音命名花园。菽庄花园建于 1913 年，地处鼓
浪屿岛的南部，面向大海，背倚日光岩。园内台阁亭
榭，结构精雅，园在海上，海在园中，极山海之大观。
菽庄藏海，寓意“把大海藏进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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